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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演剧与戏曲文化的传播

●陈建华 郑培凯

摘 要：元宵最初的功能是以火驱邪，后发展成为普天同庆的狂欢节，其演剧沿着迎神赛会、宫廷宴飨两条线索向
前发展，而元宵驱逐邪秽的功能对于元宵演剧剧目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的堂会
演剧则追求艺术上的雅化和娱情娱人，不以热闹为唯一旨归，逐渐远离了元宵节的宗教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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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是重要的岁时节日之一，它是整个春节

庆祝活动的高潮。各地对于元宵的庆祝方式不一，但
基本上都将其视为狂欢节，演剧也是节庆必不可少

的内容之一。

一、元宵演剧的线索梳理

元宵演剧实际上循着两条线索向前发展。一类
是根植于民间源远流长的迎神赛社传统。赛社献艺
是中国古代戏曲生成与生存的基本方式，赛社最初

是指报祈土地神，后又有泛社神祭祀，最后赛社逐渐

涵盖了宗教中所有的民间祭祀活动，而且，节日庆祝

活动包括演剧也被纳入赛社行列，因此，演剧也成为

了节日宗教活动的组成部分。
透过后世元宵男女游艺、纵情狂欢、酣歌宴饮、

箫鼓笙歌纷繁表象，探求形成这种风俗的深层原因，

可知这些自娱的活动有更为久远的娱神传统。民间
元宵演剧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活动。徐渭《南词叙录》
“宋元旧篇”中有《鬼元宵》一剧，从题名推测，元宵在
宋元戏文中与神鬼关系紧密，惜全剧已失传，这是较

早能表明元宵与泛宗教的鬼神发生勾联的例子。即
便在后世，这种演剧活动也带着非常强烈的宗教色

彩。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上元的演戏从属于祭赛活动，为繁多的赛

社项目中的一种。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载杭州上
元风俗，上元节有“祭赛神庙”活动，表演节目有“社
火、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①

其二，元宵上演的全本大戏，更是直接复制了民

间祀神演剧持续数日演全本大戏的做法。如浙江奉
化过去演灯头戏，正月十三日开始放灯，称为上灯

日，正月十六毕会收灯，称为下灯日，时间长达四天，

这四天中每天都要连演大戏数场，日夜相继。
其三，某些地方的仪式剧明显带有着宗教目的，

表达着某种宗教诉求。清宣统元年《新河县志》载：
“十二日，城市观灯，好事者以粉墨涂面，一扮鼠婿，
一扮鼠妇，备鼓吹行亲迎礼，谓之‘鼠娶妇’。”②这只
是一出简短的仪式剧，但有明确的意义指向。钟敬文
先生已详论之，此不赘。同类的仪式还包括河北武安
市固义“捉黄虎”等。
其四，“祭中有戏，戏中有祭”，一部分民间演剧

依附在上元所举行的傩仪之上，其宗教色彩更是不

言而喻。如山西任庄“扇鼓傩戏”中演出《坐后土》、
《打仓》等剧目，安徽池州傩戏中的正戏《刘文龙赶
考》、《孟姜女寻夫》等，河北武安市固义赛戏剧本《点
鬼兵》、《吊掠马》、《十棒鼓》、《吊黑虎》、《祭鹿台》、
《开八仙》、《夺状元》、《讨荆州》、《伯王戏本》、《幽州
都本》、《战船》、《屺城大总会》、《衣带诏》等。另外，一
些驱傩活动将傩仪与戏剧紧密融为一体。明人徐复
祚《傩》载:“今此礼尚存，但不于除夕而于新岁，元旦
起而元宵止。丐户为之，带面具，衣红衣，挈党连群，
通宵达晓，家至门至，遍索酒食，丑态百出，名曰‘跳
宵’。如同儿戏，恐夫子当此，亦当少驰朝服阼阶之敬
矣。最可笑者，古傩有二老人，谓之傩翁傩母，今则更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节日视阈下的戏曲演艺研究”(项目编号 12YJC760006)阶段性成果，香港城市大学“二十世纪昆曲传习与中国文化传
承”（GRF Project no.9041450(City U Ref. 104509）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 288页。
②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 497页。本文所引方志资料，如无另注，均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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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灶公灶婆演其迎妻结婚之状，百端侮狎，东厨君

见之，当不值一捧腹。然亦有可取者，作群鬼狰狞跳
梁，各居一隅，以呈其凶悍。而张真人即世所称张天
师出，登坛作法，步罡书符捏诀，冀以摄之。而群鬼愈
肆，真人计穷，旋为所凭附，昏昏若酒梦欲死。须臾，
钟馗出，群鬼一辟易，报头四窜，乞死不暇，馗一一收

之，而真人始苏。”徐复祚展现的是常熟驱傩活动的
场面，此戏虽属仪式层面的傩戏，但其故事情节已非

常生动，既有灶公灶婆的“迎妻结婚之状”，又有群鬼
附体于张真人，使其迷糊欲死，还有钟馗捉鬼的情

节。这表明这一傩戏正在走向世俗戏剧。另外，傩的
扮演者是“丐户”，他们的扮演行为并不纯出于宗教
目的，而是有着“遍索酒食”的现实经济目的。
另外，一些方志在记载元宵地方戏演出时也明

确点明了这些戏曲的宗教功能。如清宣统元年《从化
县新志》：“小民喜演土戏赛祷，岁以为常。”民国二十八
年石印本《新安县志》记载了当地元宵上演的“蜡花
戏”，并确定蜡花戏的归属———“此系傩剧”。
元宵演剧的第二条发展线索发端于宫廷宴飨用

乐的传统，宫廷教坊艺人吸收了优秀作者的曲作，于

唱词之外发展为唱曲。这一习俗由宫廷逐渐影响到
藩府后来又影响缙绅阶层，元宵曲唱遂成一时风气。
宫廷中以乐飨宴，其风在先秦时即已存在，其后历代

相沿不辍。唐代宫廷设立内外教坊，并在重要节令召
优人表演各种伎艺，使节日的娱乐气氛逐渐压倒了

宗教气氛。上元为重要节日，表演自是不可或缺。于
上元演剧风俗的形成而言，两个时段尤为关键。
其一，北宋宫廷的上元庆典中，杂剧成为表演项

目，且内廷、外廷均有供奉。北宋供奉内廷的音乐机
构为云韶部，云韶部有杂剧二十四人，在上元观灯之

际常有作乐演剧之举。在远离中原的蜀地，宴乐演剧
亦很发达。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蜀中杂剧：“成都
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
园，春时纵人行乐。出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
善者较艺于府会。”①这是川杂剧的状况，其演出长达
几月，演出时间的起始点是上元。正因为此，学界多
认为元宵风俗由观灯向观戏变化的契机为北宋。
隋树森《全元散曲》共辑录元宵题材的散曲 10

首。但这些散曲是否为场上之曲，是否就在元宵节上
演、传唱难以遽下定论。
对元宵演剧风俗的确立起重要作用的另一时段

为明初至明中叶。明代洪武初年即已制定明确的宴
飨仪制，大宴仪以九爵为限，遵守奏一段乐曲夹杂一

段队舞、百戏或院本的形制。此后，统治者出于教化
百姓、点缀升平的需要，加大了制礼作乐的力度。文
人的创作与元宵演剧出现合流，并呈互动关系。于创
作而言，大量附着在宫廷内宴的元宵散曲开始出现。
追忆明初至中叶教坊遗声的《盛世新声》、《词林摘
艳》、《雍熙乐府》中有大量题作“元宵内宴”、“元日祝
贺”、“元宵应制”、“灯词”、“春日”（即元日）、“赏元
宵”、“元夜”的作品。明代还出现了专为元宵而编写
的剧目。《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录有明教坊编
演钞本《众神圣庆贺元宵节》一卷，内容是：皇帝万
寿，恰逢元宵佳节，皇帝下令建鳌山，放花灯，与民同

乐。元始天尊命三界神仙同下凡为皇上祝寿，庆贺元
宵。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评此剧为“排场至为热
闹”，据内容和风格判断，该剧乃专为元宵演出所编
剧本。于演出而言，上引二例既为创作，也为演出。另
外，明“前七子”之一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云：“中
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

金梁桥外月如霜。”宪王即朱有燉，新乐府指朱有燉
创作的戏曲作品。
宫廷演剧隐约可见迎神赛社之遗风，如《众神圣

庆贺元宵节》中之鬼神杂出，但其与民间演剧的分野
也是突出的：就功用而言，娱神的成分减少而娱人自

娱的成分不断增多；就形式体制而言，由于受宴飨时

间所限，多以散唱或折子戏形式进行传播。此后，明
代乐官制度发生了一些变更，宣德官妓之禁后，两京

教坊迅速衰落，王公贵族、缙绅士夫纷纷置办家班，
他们酬酢往来，无乐不欢，只不过以优童代女乐，其

精神特质仍承宫廷曲唱之余续。
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成为俗。在皇族、缙绅与

士大夫的提倡下，元宵活动的内容从最初的驱傩仪

式经由傩仪之变的社火竞呈最终变为戏曲演出。笔
者判断：演剧作为上元风俗被确立下来可能在晚明，

原因有二：其一，这一时期，除了笔记小说的零星记

载外，②方志中开始大量记载上元演剧的信息，而在

《宋元方志丛刊》中，基本上看不到相关记载。兹举数
例：《明代孤本方志选》中收有明崇祯年间《永年县
志》：“（上元）或有于祠庙前建鳌山扮戏者。”万历十五
年《绍兴府志》载上元“间闹以戏剧”，崇祯十五年《太
仓州志》也载元宵“集优人演剧”。清乾隆十二年《海
盐县图经》：“初，城北天妃祠卫挥使户侯有鳌山灯甚
盛。山前立一台，先期结锦绮为行棚，贮倡女姣童歌
舞其上。从西关外设祭礼，花灯火树导之，赴祠下登
台演传奇。”其二，方志中还为元宵演剧设立了一个

①（宋）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 20页。
②如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的正月初八至十七灯市期间，“教坊教的新杂剧，新箱特地团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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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专有名词：灯戏。新词的创造往往会稍稍滞后于新出
现的事物与现象。灯戏一词见于清代方志中，如清道
光元年《辰溪县志》：“灯节”后，聚钱演戏，曰“灯戏”。
清光绪二十八年《沅陵县志》：观灯之后，又各聚
资唱梨园，名曰“灯戏”。清光绪五年《通州志》：自
十三至十六，各庙鼓楼悬灯，放花炮，其演戏者，曰

“灯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元宵演剧为晚明

之后形成的风俗。

二、元宵演剧的传播模式

上文已讨论元宵演剧的两条发展路径，对其传

播模式的探讨将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先看属于祈报系列的民间演剧。与迎神赛社一

样，富于宗教色彩的元宵演剧活动地点一般在神庙

与宗祠。祭仪剧的演出虽有一定的演出场所,但只要
剧情需要,有时可以把整个村庄作为表演空间，而不

局限于一方舞台。如山西任庄的“扇鼓傩戏”中的游
村、收灾、送娘娘，即是把整个任村作为演出场地。关
于神庙剧场的结构、效用与地域分布诸方面，学界成
果已相当突出，不赘。民间演剧，神庙确为一重要传
播基地。聊举数例为证。张岱《陶庵梦忆》中有专门的
篇章描写严助庙的元宵演剧活动，演员与观众就在

这一场域进行着戏曲文化的交流。河北固义村元宵
赛戏剧目《吊绿脸小鬼》、《吊四尉》等也是在玉皇大
帝神棚前演出的。方志中记载元宵期间在神庙演戏
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清光绪二十五年《余姚县志》云：
“今‘灯节’邑庙演戏。”清光绪二十八年《宁海县志》
云：“市庙里社结彩张灯，演剧敬神，至二十乃止。”清
康熙十年《上虞县志》云：“各社庙赛神，以鼓乐戏剧
为供，陈设古器，奇巧相角。”清同治六年《宁乡县志》
云：“各寺庙醵金演剧，观者如堵。”
除神庙之外，宗祠也是一个相对集中的传播地

点。明清宗祠戏台遍布大江南北，形成“有宗必有祠，
有祠必有台”之势，这些宗族往往在宗祠内或宗祠旁
建立戏台，戏台一般正对神殿或祖宗牌位。元宵在宗
祠演剧亦不鲜见。如清同治九年刻本《上高县志》载
当地上元风俗：“各祠庙有演戏者”。宗祠演剧乃是基
于两个前提，其一是“事死如生”的孝道，其二是由我
及人的考虑，我之所喜，神鬼亦将喜之，于是将祀神

与祀祖结合在一起，把最好的礼物———戏剧给祖先
神灵享用。这体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鬼神崇拜与祖
先崇拜观念。

清代，随着各种地方戏曲的兴盛，戏曲成为民间

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元宵演剧并不拘于神庙、宗祠，
而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如康熙三十年增刻本《任
县志》载：“东西北三门大街，俱各张灯，施放烟火，花
炮及醵钱扮戏，以为娱乐。”乾隆十二年刻本《赤城县
志》云：“……随处演戏……”，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龙门县志》载：“又随处演戏……”，光绪二年刻本
《怀安县志》云：“又随处演戏……”，清嘉庆二十二年
刻本《密县志》云：“‘元宵’，四街演剧祀神，文庙张
灯，放花炮。”清乾隆二十年刻本《汲县志》载：“各处
演戏。”清光绪十六年刻本《化州志》云：“‘元宵’，各
神庙、街市俱张灯结彩……将余费于觐光门外沙洲
搭厂为宴集之所，略如京都戏园式，张灯演戏，纸醉

金迷。”
民间演剧的传播者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从事酬神祭祀的神职人员。祭仪剧与其说
是演给人看，还不如说是自己演着玩儿。这种戏剧艺
人并没有完全职业化，也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下层

民众借着祭祀鬼神、驱凶纳福的仪式进行自娱的一
种方式。他们平时耕种渔猎，到了演出之时便成了演
员。如山西曲沃任庄“扇鼓傩戏”中演出《坐后土》、
《打仓》等剧目的十二神家。“扇鼓傩戏”在演出时，需
要在祭祀坛场“八卦坛”中进行。第一天举行游村、入
坛、请神、收灾活动，第二天演唱《下神》、《添神》、《吹
风》、《打仓》和《攀道》，第三天演唱《猜谜》、《采桑》、
《坐后土》。这些小戏的演出内容与当地的民情风俗关
系密切，而且与祭祀仪式融为一体，均在一种民俗的

气氛中热闹地进行着。再如，安徽池州傩戏中的小戏
与正戏《刘文龙赶考》、《孟姜女寻夫》、《陈州放粮》、
《张文鲜赶考》等等剧目的扮演者也是当地农民。
另一类是社火扮演者。社火一方面遗留着乡人

傩沿门逐疫的特点，同时社火也是宗教仪式和成熟

戏剧的过渡地带，当流动队舞驻留在某个固定地点

进行演出时，它就具有了戏剧的四个要素：扮演、演
员、观众、剧场。最早的元宵戏剧表演者应该兼有着
双重身份：既是社火扮演者，同时又是戏剧演员。周
华斌先生推测，社火之中的“大头和尚逗柳翠、老汉
背少妻、和尚背尼姑、竹马、旱船等略具戏剧因素，或
可演出于戏台。”①北京郊区《延庆县戏曲调查》文稿
（存北京市戏曲研究所）：“老艺人认为老秧歌是戏曲
的前辈，任何剧团都要敬上三分。假如台上正在唱
戏，而老秧歌会走到台下，戏必须马上刹台，由班主

出面请老秧歌会上台表演一番。待他们离去，戏方可

①周华斌《中国戏曲史论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 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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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续演。”①这则材料可以说明社火与戏曲的渊源关系，
老秧歌会既可以流动表演，也可以登台演出。各戏班
都要礼让他们三分，可能暗示着老秧歌会也经常从

事舞台演出，因此他们会认为“老秧歌是戏曲的前
辈”。民国《万全县志》的记载更为明确：“则有社火，
昼则游行各处，夜则登台演剧。每班约百余人，化装
古今男女老少，应有尽有，不伦不类，状至滑稽，使人

喷饭。”童男童女一直在元宵社火中扮演着特殊的角
色，比如他们一直是抬阁中的主角，抬阁只是一种哑

剧表演，只妆成某种造型，或进行简单演出，并不展

开剧情。哑剧表演一旦启动唱腔，也成了名符其实的
戏曲表演。清代花部的兴起使童男童女由先前的哑
剧造型转化为开口歌唱成为可能。
道光六年《昆新两县志》载：“雇幼童扮演戏出。”
民国《罗定志》云：“连夜舞狮龙，演技击，或饰为童男
女演古人故事，百十为群，铙鼓喧天，彩灯、火球照耀
衢巷。”清同治十二年刻本《铅山县志》载：“初六、七
日后，城乡各处庆贺‘元宵’……河口镇更有采茶灯，
以秀丽童男女扮成戏出，饰以艳服，唱‘采茶歌’，亦
足娱耳悦目。”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浏阳县志》载：
“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
止。”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德庆州志》载：“‘上元’
夜，坊社各燃鳌山、企角、人物、花草诸灯，幼童办戏
剧为乐，以花筒、烟火角胜，箫鼓喧阗。”
除了社火扮演者之外，民间元宵演剧中也有职

业剧班与职业演员。据张岱《陶庵梦忆》之《严助庙》
所载：天启三年，绍兴陶堰严助庙元宵庙会，“任事
者，聚族谋之终岁”，庙会演剧五夜，请演的戏班一般
是“越中上三班”，或“顾之武林者”的专业戏班，演剧
的报酬达“日数万钱”。②有些地方每年的古历正月
十四（元宵）开始演戏，一直演到二月春残。清代诗人
王梦赉《竹枝词》云：“元宵演剧到春残，乘兴何妨日
日看，共道经年辛苦甚，三时工作一时欢。”描写的就
是其观剧感受。当时请的戏班大多是本县或邻近几
个县的地方剧种，有徽班、的笃班、平调和新昌高腔
等。《中国戏曲志云南卷》载：顺治六年（1649），一月
十五日，元宵节，大西军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

连续进行三日。
再看皇室、贵族、文人演剧的传播模式，大致可

分为三种：

一是宫廷演剧。前文已述，元宵宫廷演剧可追溯
至北宋。元代宫中亦如宋代教坊，设有队舞专门进行
歌舞表演。队舞由四队组成，用以承应宫中元日等盛
大节日的演出。高启《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
歌》一诗咏当时宫中最为有名的教坊女妓顺时秀，对
其高超技艺赞不绝口：“仗中乐部五千人，能歌新声
谁第一？燕国佳人顺时秀,姿容歌舞总能奇。……龙笙
奏罢凤弦停，共听娇喉一莺啭。遏云妙响发朱唇，不
让开元许永新。”明李昌祺《剪灯馀话》卷四《至正妓
人行并序》叙元代至正年间宫廷教坊乐舞演出：“神
州形盛真佳丽，郁郁葱葱蟠王气。五谷丰登免税粮，
九重娱乐耽声伎。……茜罽缝袍竺国师，霞绡蹙帔天
魔队。齐姜宋女总寻常，惟诧奴家压教坊。乐府竞歌
新北令,勾栏慵做旧《西厢》。”“竞歌新北令”，“慵做旧
《西厢》”，表明队舞之中已经有了曲唱之风，元曲的
繁荣已影响到宫廷雅乐。
明清元宵宫廷演剧之发达，可从杂剧演出与散

曲清唱两方面来讨论。宋懋登《九籥集》载明代内廷
节日，“则教坊作曲四摺，送史官校定，当御前致词呈
伎”③。前已述及，明代钟鼓司保留的内府本杂剧有大
量的节日承应戏，曾永义也曾对这些教坊编演本杂剧

的功用进行过分类，其中便有祝元宵之剧。事实上，明
代钟鼓司（御戏监）、教坊司、万历时玉熙宫、清代南
府、景山、昇平署每逢月令均承应演戏，元宵演剧也是
必不可少的。其次，仅就反映明代中前期传世的三家
曲选内容而言，他们中均选录了大量的灯词，这是当

时的清唱之曲，也是宫廷元宵流行清唱的直接记录。
杨恩寿《词余丛话》载:“明神宗时，选近侍二百名，在
玉熙宫学习官戏，岁时升座，则承应之。各有院本，如
《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④这表明
明代后期元宵期间也有用于御前承应的清唱曲文。
二是勾栏与酒楼演剧。明初统治者虽对戏曲艺

人一再贬抑，但官吏士夫也不一定严格执行官方禁

令。祝允明《野记》载：“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鼓楼，
群婢歌侑，畅饮逾时。”⑤至明代中叶，“世运升平，物
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之间”，⑥春
闱之前，元宵之际，国家放假长达十天甚至二十天，

以纵民宴乐。赴试的举子们纵情乐院与酒楼之中，与

①转引自周华斌《中国戏曲史论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 337页。
②（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书社，1982年，第 47页。
③（明）宋懋登《九籥集》卷二十一，清刻本。
④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九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第 283页。
⑤（明）祝允明《野记》卷三，民国原版手写体影印本，1937年。
⑥（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 7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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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歌妓彼此往来，这一情形在两京教坊中日益兴盛，上
引第二、第三类曲唱内容正是在这一环境中产生的。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戏剧》条：“南都万历以前，
公侯与缙绅及富豪家，凡有燕会小集，多用散乐。”①

可以推知元宵期间浪漫多情的文人与歌妓间的填曲

与唱曲也成为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三是堂会演剧。堂会演剧是明代士大夫欣赏戏

曲演出的重要方式，它与迎神赛会的民间庙会演剧

有极大不同，《月露音》、《吴歈萃雅》为专供堂会清唱
的选本，清余居士在为《月露音》所作的序中坦承此
乃“妙选佳词，汇而成册”，他还认为这些歌咏太平的
散曲“又奚必梨园傀儡，播弄白日耶!”②《吴歈萃雅》自
叙也强调所选的戏曲专供清唱之用:“无急于急管繁
弦，专美夫徒歌逸调”，③表现出文人阶层将自己高雅
的娱乐方式与民间粗鄙的舞台演出相对立的清高心

态。贵族士绅、文人士大夫素常亲友宴集也常有戏曲
表演助兴，有清唱（单一唱曲）和戏唱（戏曲演出）两

种形式，即所谓“坐花醉月，买笑追欢”。清唱（又称清
曲唱）的表演方式在古代渊源甚早，洛地认为：“……
它可以说是宋嗓唱、唱赚、元明乐府曲唱的一种延
续，只是到传奇时期，清曲唱所唱的曲渐以剧曲为主

了。”④其实在比传奇更早的杂剧、南戏时期，清唱就
已经与剧曲有了不解之缘。魏良辅的《南词引正》完
成于嘉靖早期，在这本著作里，作者一再区分“清唱”
和“戏唱”，称“清唱谓之‘冷唱’，不比戏曲，戏曲藉锣
鼓之势，有躲闪省力，知者辨之”，又指出学唱者应
“将《伯喈》与《秋碧乐府》从头至尾熟玩，一字不可放
过……”，从这里可以得知，清唱已成为了明中期的
一种风气。今所见《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
府》都是以宫调曲牌为分类标准，只录曲文，不收宾
白，因此，可以认为选本中所收录乃是供清唱之用。
至于舞台演出，《客座赘语》在描述与“小集”相对的
官绅人家“大席”时说:“……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
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间杂以撮垫圈、舞观音、或百
丈旗、或跳队子。”⑤

元宵演剧的职业演员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纯粹

进行商业演出的演员，其特点是每进行一场演出必

须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些演员中包括演艺水平较低
的村野草台班演员和通常所指的优人与丐户。“丐
户”是指明代生活于州邑的“乐户”，瀛若氏《三风十

愆记·记色荒》说:“明灭元，凡蒙古部落子孙流窜中国
者，令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者谓之‘乐户’，在州
邑者谓之‘丐户’。”⑥其言中不无鄙夷之意。崇祯十五
年《太仓州志》记元宵风俗有“集优人演剧”，宣统二
年《临安县志》也称元宵有“召优戏”之举。另一类职
业演员是宫廷供奉的伶人与官僚、士大夫所豢养的
家班艺人，其演出可能也会得到一些赏赐，但不是商

业演出。官僚、士大夫的家班演戏因为是随时随地都
可以举行的，故并不拘泥于特殊的节日时令。以祁彪
佳《祁忠敏公日记》为例，家班演戏的记载多达数百
条，可见欣赏家班演出已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也

正因为此，元宵演剧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钱岱家
班也是用于家宴，每月演戏不过一二次，但平时清曲

演唱“无日不洋洋盈耳”。《祁忠敏公日记》中除《甲申
日历》记载正月十五“有村中人来演杂剧为乐”，崇祯
十七年正月十五日记“午后，延王云岫、潘鸣歧小酌，
钱克一同翁艾弟亦与焉，清唱罢，令止祥兄演剧乃

别”，再有《役南琐记》载“癸酉年”正月十六、十七、十八
连续三天观《吴珠楼记》、傀儡、《花筵赚记》，这里姑
且视作元宵演剧。张岱《陶庵梦忆》之《严助庙》载，元
宵庙会，张岱兄弟有意与“越中上三班”争胜，带了王
岑、杨四、徐孟雅、张大来、马小卿，等到全本戏演到
一半休息时，“玉岑扮李三娘，杨四扮火工窦老，徐孟
雅扮洪一嫂，马小卿十二岁扮咬脐，串《磨房》、《撇
池》、《送子》、《出猎》四出。演出‘科诨曲白，妙入筋
髓’，使得‘戏场气夺，锣不响，灯不亮’”⑦。展示了张
岱家班高超的演艺水准。另外，晚明之后，元宵演唱
者又多了一类优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自禁官
妓之后，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优僮）盛行，至万

历间犹盛———大抵缙绅间酬酢往来，无乐不欢，不允
许女乐随宴，则代之以优童。”⑧

三、元宵演剧的内容及特点

元宵演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剧作保持了源远流长的迎神赛社传统，

即便以成熟的戏剧形态出现，仍然保留着傩戏的一

些特点。其表现如下：
（一）明清两代的宫廷，出现了专为元宵而编写的

剧目，这些内府编演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情节较

简单，通常只有一折；往往将神仙水怪搬上舞台，使

①⑤（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谭棣华、陈稼禾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 303页。
②③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第 428页，第 432页。
④洛地《我国古典戏曲的传递方式和编演方式》，《戏剧艺术》1989年第 2期。
⑥（清）瀛若氏《三风十愆记·记色荒》，国学扶轮社 1914年。
⑦（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书社，1982年，第 47页。
⑧（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 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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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神仙水怪布满场中，具有较强的仪式性。前述明教坊
编演钞本《众神圣庆贺元宵节》就体现出这些特色。
清代宫廷“承应灯戏”本七出，有《万福万寿灯》、

《万年如意灯》、《上元承应大舞灯》等。灯戏是一种只
有简单剧情，由许多角色扮演持灯的歌舞，这应该是

继承以火逐疫的传统，只不过是以娱乐的外壳表现

出来的。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二十五年内廷演戏的
《穿戴题纲》。第一册封面横写“节令开场、弋腔、目连
大戏”。这一册里记有六十三出“节令开场”，其中，上
元承应之戏为《悬灯预庆》、《捧爵娱亲》、《东皇节
令》、《敛福锡民》、《紫姑占福》。清昇平署钞本《月令
承应》中，上元演剧三天———上元前一日承应，演出
剧目为《悬灯顶庆》一卷、《捧爵娱亲》一卷、《景星协
庆》一卷、《灯月交辉》一卷；上元承应，演出剧目为
《万花向荣》一卷、《御苑献瑞》一卷、《紫姑占福》一
卷，上元后承应，演出剧目为《海不扬波》一卷、《太平
王会》一卷。根据光绪十八年《月戏档》记载：正月十三
日乾清宫承应，演出《景星协庆》、《灯月交辉》、《寿山
呈瑞》等 10 出戏，十五日颐年殿承应，演出《东皇布
令》等 7 出，十六日乾清宫承应，有《海不扬波》、《太
平王会》2 出。这些剧目体制短小，而且绝大多数出现
了神仙的形象，故事性也不强，它们是借一种戏剧化

的机制和故事化的表演来达成驱凶纳福的目的，从

本质上说，应属于仪式戏剧中的祭仪剧。
另有一些戏剧似与傩关系不大，然细究之，仍可

见其影响。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大戏节戏》说：“演唐
玄奘西域取经事，谓之《升平宝筏》，于上元前后日奏
之。其曲文皆文敏亲制，词藻奇丽，引用内典经卷，大
为超妙。”①取经故事本就充斥着种种神怪，于此时上演
当然也是别有用意，可以认为，这些神头鬼面、神仙道化
题材中包含着以禳解、驱鬼降妖的主要内容的傩。
（二）在官僚与士大夫阶层，元宵上演的一些剧

目很明显地受到民间酬神演剧和上元节日狂欢氛围

的影响，其表现为排场上追求热闹，满足一般观众的

耳目之娱。值得说明的是，一般人以为宫廷、上层文
人与民间趣味截然对立，实则不然。如祁彪佳日记所
记其弟祁豸佳“有鬼戏癖，有梨园癖”，还亲眼见他灯
下作鬼戏，而且“眉面生动”，令他啧啧称奇。再看清
代颐和园内演剧，“率为《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
中神仙鬼怪之属，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

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诚大观也”②。官宦之家

元宵演剧也有以鬼神扮演来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

如《红楼梦》第十九回写贾宝玉正月十六到了宁府：
“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
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
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

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
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宝
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

走开各处闲耍。”
（三）官宦之家在元宵期间的演剧尚且如此，那

民间演剧就更能体现受到驱傩习俗的影响了。金院
本“诸杂大小院本”中，有一院本名《闹元宵》，元宵题
材的作品是否就在元宵上演，今人已不得而知。但一
个闹字，已烘托出节日的气氛，驱邪也罢、花灯也罢，
都是用热烈的场面、众多的人群来祓除不祥。元明间
无名氏《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杂剧三折社头的一段宾
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赛社演出的艺术种类：“自家东
平府在城社头，时逢稔岁，节遇上元，在城鼓楼下作一

个元宵社会。数日前出了花招告示。俺这社会，端的有
驰名的散乐、善舞的歌工，做几段笑乐院本，搬演些节
义戏文。更有那鱼跃于渊的筋斗，惊眼惊心的百戏。”③

节义的戏文夹杂在百戏、散乐、歌舞、院本之中，
也是以热闹的场景烘托节日的气氛。清人刘献廷在
《广阳杂记》中就记录了自己在康熙三十年在郴阳期
间，一个朋友于元宵节前一天的阴雨潮冷中去看野

台戏的情景：“噫，优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儿
之破絮，科诨如泼妇之骂街。犹有人焉，冲寒久立以
观之。”④刘继庄虽是在嘲笑乡村戏班低劣的表演水
平，但“优人如鬼”、“村歌如哭”却正说明民间演剧带
有浓厚的宗教意味。
第二类是元宵散唱。
文人聚同年，结诗会，宴乐之风一直很盛。宴乐

有歌妓陪奉，自宋以来此风一向盛行，元宵间文人谱

曲、歌妓歌唱也成为文人诗酒风流的佳话。元明清文
人散曲之中就有大量以元宵为题材的作品。如张可
久 [双调·折桂令]《元夜宴集》：“绿窗纱银烛梅花，有
美人兮，不御铅华。妆镜羞鸾，娇眉敛翠，巧髻盘鸦。
可喜娘春纤过茶，风流煞真字续麻。共饮流霞，月转
西楼，不记还家。”
在[越调·寨儿令]《元夜即事》，张可久这样描述：

“胡洞窄，弟兄猜，十朝半旬不上街。灯火楼台，罗绮

①（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大戏节戏》，中华书局，1980年，第 377页。
②（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 5042页。
③《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古本戏曲丛刊》四集。
④（清）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57年，第 108页。

元宵演剧与戏曲文化的传播

119



2

2014 裙钗，谁想见多才？倚朱帘红映香腮，步金莲尘污弓
鞋。眉尖上空受用，心事里巧安排。来，同话小书斋。”
问题在于：张氏描写元夜的曲作会不会在元宵

演唱呢？其[双调·水仙子]《元夜小集》提供了答案：
“停杯献曲紫云娘，走笔成章白面郎。移宫换羽青楼
上，招邀入醉乡，彩云深灯月交光。琉璃界笙歌闹，水
晶宫罗绮香，一曲《霓裳》。”
根据“移宫换羽青楼上”一语，可以推测曲中所

言的紫云娘是一位青楼妓女，那么白面郎就应该是

风流多情的书生。该曲的三四五句写在元宵月圆之
夜书生与紫云娘在音乐伴奏下饮酒作乐，极写他们

沉醉温柔乡，既然紫云娘能作乐，作者写成之后交由

其演唱似亦不为过。
明代元宵散唱内容又可分为两类。
（一）唱北曲

明代上元张灯十日，文臣士夫放假二十日，宣德

八年，更是将假期延长至二十五日，元宵宴饮唱剧更

是一时风气。其所唱内容可从正德十二年（1517）梨
园中人辑《盛世新声》、嘉靖四年（1525）吴江张禄《词
林摘艳》以及稍后的《雍熙乐府》三家曲选中找到相
关线索，三家曲选的内容可分为四类：一为男女思忆、
二为喜庆升平、三为四时赏玩、四为仕隐咏叹。就数量
而言，以前二类最为突出，次为第三类。喜庆升平类包
括元宵、中秋、冬至、七夕等节庆祝词，并铁骑、故事、
结席、添寿、朝仪等，尤以灯词的数量最为庞大。
三家曲选的灯词究竟反映的是哪一时段的演出

内容，这些内容究竟是北曲还是南唱？可以从两方面

寻找答案：1. 三家曲选的编撰目的，正如《词林摘艳》
序中所声称的“四方之人，于风前月下，侑以丝竹，唱
咏之余，或有所考”，也即吴子明在该书跋中所称的
“金樽檀板之佐”，它们的目的在于指导场上曲唱。就
曲选收录作品内容来看，主要为元代及明初名家作

品，其中也有明中期陈铎等人之作。2.《雍熙乐府》的
编撰者郭勋就曾直接声称自己对曲目的搜辑来源于

内禁，“予生长中州，蚤入内禁中和大乐。时得见闻，
又尝接鸿儒，承论说，似若仿佛其影响者。……乃于
直待之余，礼文政务之暇，或观诸窗几，或命诸歌，临

风对月，把酒赏音，洋洋陶陶，久而忘倦。自惟际世雍
熙，仰受隆恩，和平安东，其能乐此，爰锓诸梓，用广

其传，仍其旧名曰《雍熙乐府》”①。郭勋可能是一个朝
廷乐司中典乐之人。既然三家曲选所收主要为明初
戏曲，而当时宫廷的演出情况诚如朱有墩所声称“予
居于中土，不习南方音调，诗余亦多制北曲以寄傲于

情兴，游戏于音律耳”②，加之此时的南曲戏文尚处于
未经文人润色的俚俗阶段，可以判定书中所选灯词

均以北曲演唱。
《金瓶梅词话》虽为一部小说，但对于嘉、隆间戏
曲风习描述甚多，富甲一方的西门庆家中元宵唱曲

内容也为元曲，这也可以作为明代中前期社会上流

行北曲的一个旁证。在该书第四十三回，作者写了四
个伶人齐唱套曲：

[金索挂梧桐]繁花满目开，锦被空闲在。劣性冤
家悞得我忒毒害，我前生少欠他今世里相思债。废寝
忘餐，倚定门儿待，房栊静悄如何捱？

[骂玉郎]冷清清房栊静悄如何捱？独自把围屏
倚，知他是甚情怀。想当初同行同坐同欢爱，到如今
孤另另怎百刂划，愁戚戚酒倦酾，羞惨惨花慵戴。

[东瓯令]花慵戴，酒慵酾，如今曾约前期不见来，
都应是他在那里那里贪欢爱。物在人何在？空劳魂梦
到阳台，只落得泪盈腮。

[感皇恩]呀，只落得雨泪盈腮，多应是命里合该。
莫不是你缘薄，咱分浅，都应是一般运拙时乖。怎禁
那搅闲人是非，施巧计栽排。撕挦碎合欢带，破分开
鸾凤钗，水淹浸楚阳台。

[针线箱]把一床弦索尘埋，两眉峰不展开，香肌
瘦损愁无奈。懒刺绣，傍妆台，旧恨新愁教我如何捱？
我则怕蝶使蜂媒不再来，临鸾镜也问道朱颜未改，他
又早先改。

[采茶歌]改朱颜瘦了形骸，冷清清怎生捱？我则
怕梁山伯不恋祝英台。他若是背义忘恩寻罪责，我将
那盟山誓海说的明白。

[解三酲]顿忘了盟山誓海，顿忘了音书不寄来，
顿忘了枕边许多恩和爱，顿忘了素体相挨，顿忘了神
前两下千千拜，顿忘了表记香罗红绣鞋。说将起，旁
人见了珠泪盈腮。

[乌夜啼]俺如今相离三月，如隔数载，要相逢甚
日何年再？则我这瘦伶仃形体如柴，甚时节还彻了相
思债。又不见青鸟书来，黄犬音乖。每日家病恹恹懒
去傍妆台，得团圆便把神羊赛。意厮投，心相爱，早成
了鸾交凤友，省的着蝶笑蜂猜。

[尾声]把局儿牢铺罢，情人终久再归来，美满夫
妻百岁谐。
这一套曲名为《繁花满目开》，作者为元人王德

信，音乐体制为南北合套。接着，作者又描写了为李
瓶儿贺寿的场景，而这一天适逢元宵佳节，故也可将

此材料看作元宵演剧的证据：

①（明）郭勋《<雍熙乐府>序》，四部丛刊本。
②（明)朱有燉《诚斋乐府》，明宣德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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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1页）的，而神话文本就是非神圣性的。
陈冠豪（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 2011级

博士生）：我觉得以神圣性来定义太复杂了，不好操

作，因为它是变动性的。我个人认为相不相信神话不
会影响到它的神圣性，因为它就是在讲神的故事。相
信不相信跟神话是无关的。
魏李萍：我觉得是有关系的。神就是人相信出来

的。有人信，它才是神。没有人信，它就不是神。而且，

按照有没有人相信这个标准去研究的话，我们可以

从地方志、风土志里得到很多材料。通过实证研究、
考据出来的东西，相对来说会比较扎实。
陈冠豪：可是要怎么调查呢？数据怎么出来？比

如我调查传说，就发现不同的情况会影响到人们对

那个传说是否相信，神话肯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
样来看，你的调查结果就会在不停地变动，没有办法

下一个完整的结论。

!!!!!!!!!!!!!!!!!!!!!!!!!!!!!!!!!!!!!!!!!!!!!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 340页。
②（明）顾起元著，谭棣华、陈稼禾点校《客座赘语》卷九《戏剧》，中华书局，1987年，第 303页。
③（明）黄佐《泰泉乡礼》，四库全书本。

阶下戏子鼓乐响罢，乔太太与众亲戚又亲与李
瓶儿把盏祝寿。李桂姐、吴银儿、韩玉钏儿、董娇儿四
个唱的，在席前锦瑟银筝，玉面琵琶，红牙象板，弹唱
起来，唱了一套“寿比南山”。下边鼓乐响动，戏子呈
上戏文手本，乔五太太分付下来，教做《王月英元夜
留鞋记》。厨役上来献小割烧鹅，赏了五钱银子。比及
割凡五道，汤陈三献，戏文四折下来，天色已晚，堂一
画烛流光者如山叠，各样花烛都点起来。（略）。来兴
媳妇惠秀与来保媳妇惠祥，每人拿着一方盘果馅元
宵，走到上边，春梅、迎春，玉箫、兰香四人分头照席
捧递，甚是礼数周详，举止沉稳。阶下动乐，琵琶筝
阮，笙箫笛管，吹打了一套灯词[画眉序]“花月满春
城”。唱毕，乔太太和乔大户娘子叫上戏子，赏了两包
一两银子；四个唱的，每人二钱。
其实，教坊编演本中也有庆生与元宵重合的剧

目《众神圣庆贺元宵节》，两节重合，喜上加喜，在当
时可能是特定的风俗。《金瓶梅》描写的此次演出，正
戏是元杂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北杂剧体制一般
为一本四折，戏比较短，演出需要一个下午。所以，演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四折下来，天色已晚”。在它之
前，有弹唱；在它之后，又有弹唱，唱的是祝寿、元宵
应节之词。正戏前后的弹唱可能都为北曲。
（二）唱南曲

随着明代文人传奇的兴起和盛行，北曲逐渐从

演出舞台消失，明代上层社会元宵宴乐也逐步由

演北曲向南唱过渡。北曲的衰落，起自明中后期。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余家小鬟记五十余曲，
而散套不过四五段，其余皆金元人杂剧词也，南京

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顿言：‘顿仁在正德爷爷时随
驾至北京，在教坊学得，怀之五十余年，供筵所唱，

皆是时曲，此等词并无人问及，今之教坊所唱，半

多时曲，此等杂剧古词，皆不传习。”①顾起元《客座

赘语》则说：“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
有燕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
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
……后乃变而尽用南唱……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
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后则又有四平，……
今又有昆山，……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击缶，甚且
厌而唾之矣。”②此条记载反映的是明代上层社会宴
会演戏的变迁及北曲、南戏地位的转化。士大夫元宵
曲唱内容的变化亦复如此。明代黄佐在其嘉靖九年
所著《泰泉乡礼》中，曾规定：“为父兄者有宴会，如元
宵俗节，皆不许用淫乐琵琶、三弦、喉管、番笛等音，
以导引子弟未萌之欲，致乖正教，违者拿送上司治

罪。其习琴、瑟、笙、箫古乐器者听。”③北曲重弦索，
南曲重箫笛，分析“不许用淫乐琵琶、三弦、喉管、番笛
等音”一语，三弦为元曲主要乐器，禁三弦当为针对北
曲而言，但昆曲主要伴奏乐器为笛，也在宜禁之列，玩

其文义，似觉得一切戏曲当禁，但另一方面，作者所提

倡的琴、瑟、笙、箫声音清越、悠远、苍凉，音质柔和高
雅，也在昆曲中得以运用，似又有倡演昆曲之意。此
外，作者就雅俗立论，自然，更倾向于元宵演唱不带烟

火气息的昆曲了。康熙十一年（1672），吴江吴之纪，沈
永令、吴锵等集玉树堂作乐会，吴锵作《画堂春》一阕，
老乐工沈遂谱入管弦，即为歌唱。这也是唱昆曲。
第三类为折子戏演出。
演出折子戏也是明清上层社会庆祝元宵的一种

方式。《红楼梦》十八回元宵节元妃省亲就描写了唱戏
的情形，优人所唱剧目共有四种：《一捧雪》中的《豪
宴》、《长生殿》的《密誓》、《邯郸梦》的《仙缘》、《牡丹
亭》中的《离魂》，后来又要龄官补唱了《相约》、《相骂》
两出。《红楼梦》五十三回同样也写道：“至十五这一晚
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可见，
演出折子戏于仕宦人家已成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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